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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心脏”设计师：给列车装上“中国心”
采写 / 张秋盈

 我叫陈燕平，是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的一名列车科研技术人员。如
果将列车比作一个人，那么，牵引变流
器就相当于列车的“心脏”。几十年来，
我一直在研究的，就是怎么让这颗心脏
更加健康地跳动，让国产化高铁、地铁、
城铁跑得更快、更好。

理想的波形终于出现了

1998 年，当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来

到湖南株洲这座城市的时候，是班上

唯一不在首都或者省会就业的学生，

工资更比在沿海外资企业上班的同学

低很多。但对我来说，只要有一张科

研桌，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此后的 10 年时间，我一直在潜心

研究 IGBT 牵引变流器，其核心元器

件——IGBT 是 20 世纪 90 年代推出的

新一代半导体器件，相对传统器件更

加先进、好用。我们这个团队从无到

有，自主研发出系列 IGBT 牵引变流

器，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可是在当

时，并没有大批量订单。

2009 年，我已是公司牵引变流器

部部长，团队迎来了一个重大挑战。

当时的上级部门准备将第一个国产化

大批量电力机车订单交给我们，一批

六轴 7200kW 电力机车要在 5 个月内

完成试验和交付，也就是说，我们要

在 3 个月内完成设计和生产、试验，

并达到出厂标准。当时，我们厂连实

验场地都没有，我一边和团队做产品

设计，一边还要做实验场地和方案设

计。在实验过程中，我们的产品总是

不停出现电缆发热或烧损，大家却无

法判断问题到底在哪。

交付时间迫在眉睫，整个铁路部

门、整个行业的眼睛都盯着我们，大

伙儿急得团团转，我的师父更是吃不

下睡不着。大家急了，我头脑却还清

醒。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试验一种

新方法，用电抗器来抑制实验过程中

出现的异常震荡电流。一连半个月，

我每天晚上做实验到三四点，早上七

点起来继续开会，讨论改进方案。时

隔十几年，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实验的

场景。那是半夜三点，公司领导、整

个团队高度紧张，屏息以待，等着试

验结果。当理想的波形终于出现的时

候，所有人都欢呼起来。这不仅意味

这次订单的达成，也不仅意味着中车

几代人的梦想得到实现，更意味着，

我们国家完全有能力、有水平生产国

产化、批量化的列车“心脏”，我们

离世界先进水平又进了一步！

让装载“中国心”的
高铁成为“国家名片”

我一直深信，科研做在前面，才

能抓住历史机遇。为什么我们能做到

国内市场第一，甚至在世界市场占领

一席之地，就是因为我们在市场需要

之前，就已经掌握最前沿的技术。

有两年多时间，为了研制新的

牵引变流器，我几乎没有

休息过一天。由于该

器件属于新型高压

功率器件，国外

应用也处于起步

阶段，找不到任

何借鉴资料。围

绕故障问题，我

们开展了一整年

的研究试验，前

后优化了 7 次电路

板，而正常的周期一

年只能完成一次优化。

因为早出晚归，饮食不规律，

我患上了胃炎、颈椎炎，舍弃了许多

与家人的欢聚时刻，甚至连季节的变

换都无知无觉。然而，正是这一次次

的失败最终蜕变成惊喜，当我们成功

攻克难关，顺利通过试验，让公司的

设计能力与应用技术成功迈入国际先

进行列时，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甜美，

那么值得。

除了科研的乐趣，我们更有信仰。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自主研发的牵

引变流器连上线的机会都没有，整个

团队一度非常灰心，几乎想要放弃。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追赶、缩小了与

国外的差距，如果现在放弃自主研发，

以后就再也赶不上了。我和师父互相

鼓励：有你在，有我在，即使只有我

们两个，也要把这个技术坚持下去。

我更在心里发誓，如果这个技术不能

国产化，不能做到批量装车，我绝对

不离开！

信仰成就奇迹，很快，我们就迎

来上线机会。此后，更是一路迅猛发

展。中车人几十年前的梦想，

现在已经实现。如今，我

们研制的牵引变流

器，已广泛应用于

国内的干线机车、

动车、地铁上，

在全国各地奔

驰，并远销新

加坡、澳大利

亚等国，不仅创

造了年产值数十

亿的经济效益，更

使装载“中国心”的

高铁演变为我国一张亮

丽的“国家名片”。

有60 多个宝宝
取名为“湘雅”

 那是 2009 年的一天，天刚亮，一

位即将临产的双胞胎妈妈紧急转到湘

雅医院，入产房的时候第一个宝宝已

经看到头了，宝宝生下来后紧接着胎

盘也掉了下来。“不对！这情况不对！”

我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

果然，我一摸，第二个宝宝没有

在子宫里，而是被“挤”到了腹腔。

如果不尽快手术，超过 6 分钟，母子

生命都难保。

那时，我还只是一个普通医生，

擅自决定抢救方案，责任完全要自己

承担。可是，情况紧急，哪里等得及

片刻的犹豫和上报！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胆量，一边

嘱咐护士稳定产妇，一边呼叫上级医

师到手术室，自己直接护送产妇，展

开生命接力。我听到自己“扑通、扑通”

急促的心跳在计算着时间，2 分钟！

3 分钟！终于在第 6 分钟听到了第二

个宝宝的哭声，孩子和妈妈都保住了，

整个手术室都沸腾了，我也被抽空了

所有力气！ 

过后，有同事劝我：“万一不成功，

你不怕惹官司吗？”我还真是没有想

过。每次遇到孕产妇生命危险的时候，

我都是本能地冲在最前边，从来没有

想过自己负什么责任！

这只是多年前我处理的一个病例，

24 年全心全意为孕产妇考虑，我获得

了她们的信任。我经常会被正在抢救

的孕产妇握住手说“张教授，将生命

交给你我放心”，也常常收到出院很久

的妈妈发来孩子的照片和视频，甚至

有 60 多个宝宝取名为“湘雅”。

而我自己，也在努力挽救一个又

一个危重孕产妇的过程中，成长为湘

雅医院知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国

内知名的围产医学专家。（下转 04版）

生命源头守护者：让危重孕产妇在“家门口”看好病
采写 / 张秋盈

我叫张卫社，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产科主任，在产科医生这个岗位上，我已经干了 24 年。有人说，产
科是医院最有喜气的地方，可是，谁又知道，这喜气的背后承载着多少突发的风险！

古话说，女人生孩子，是一只脚踏进“鬼门关”。如今，现代医学已经极大地降低了这种风险，可是，
那些危重孕产妇面临的危险却一点也没少！ 24 年来，我每天工作 15 个小时，手机从不关机，每年经历上百
次母子生命垂危的较量，身上的担子，一刻也松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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